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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昌炽字号及藏印考 

王立民 
 

--------------------------------------------------------------------------------------- 
摘要：清末民初著名目录版本学家、金石学家叶昌炽，同时也是著名藏书家，其字号、室名众多，许多都治

成印。本文从考证叶氏字号、室名命名原由入手，对其藏印进行考证。 
关键词：叶昌炽；字号；室名；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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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人钤盖的藏书印，又称藏印、藏书章，

表示对书籍的购藏或拥有、阅读、鉴赏等，成为一

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些印章从形制到内容林林总

总，反映了藏书家们千差万别的个性差异。藏书章

印文所记内容，足为书林、印林之美谈。一本书流

传数代，钤盖无数拥有者、鉴赏者的形形色色的印

记，不仅给风格各异的原本版面增添了新的景致，

而且其中许多藏书印及其蕴藏的藏书故实，还为后

人增添了无尽的遐想与乐趣。 

叶昌炽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藏书家、金石碑版

研究专家，与许多时人一样，也有着诸多的字号、

室名，而这些字号、室名部分刻为藏书印，于此前

人已多有道及。然目前众家论著所载远非叶氏字号、

室名与藏书印之全部，如《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

载记叶氏字号室名凡 16
①
，是目前所见记录叶氏字

号、室名最多者，但仍有一些遗漏，且受书体限制，

对叶氏字号、室名的来历及与藏书印的关系未能解

释。钱太初先生《跋叶菊裳先生所藏自用的印章》

文
②
，辑录叶氏藏印 24 方，幷述其中部分印章得名

缘由，是目前所见单篇文章中介绍叶氏藏书印最多

                                                        
① 《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777-778 页所载 16 个字号、室名为：鞠裳、菊裳、

奇觚、缘督、惸居士、辛臼簃、毄淡庐、双云阁、奇觚

庼、治廧室、华桥老屋、几希野叟、缘督庐主人、治廧

居士、五百经幢斋、佛顶遵胜陀罗经室，其中“辛臼簃”

误为“辛伯簃”。 

②《苏州文物》总第 6 期，1992 年。此文蒙苏州文育山房

江澄波先生复印寄赠，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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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但半数以上论及的是姓名印，涉及室名及字号

的仅 11 个，仍有遗漏，如“几希野叟”、“双云阁”

等，且对叶氏藏书印得名原由的解释也有待补充。 

笔者在研读叶氏《缘督庐日记》及其诗文集时，

留意于叶氏字号、室名及藏书印的记载，兹对叶氏

藏书印的相关情况略作考证，以飨同好。叶氏藏书

印的种类繁多，兹分类论述如下。 

一. 姓名字号类 

叶昌炽生于道光己酉年（1849）农历九月十五

日。农历九月菊花盛开，所以九月又称菊月。又汉

昭帝《黄鹄赋》中有“黄鹄飞兮下建章，羽肃肃兮

行跄跄，金为衣兮菊为裳”句，故叶以“菊裳”为

字。又因鞠、菊通，裳、常通，所以又写作菊裳、

菊常、鞠裳、鞠常。以上几种写法，在叶氏日记及

诗文中都曾出现，如《缘督庐日记》始于同治庚午

年（1870），署名即“长洲叶昌炽鞠常氏记”；此外

又有“鞠裳记事珠”白文方印
③
，而辛未年（1871）、

壬申年（1872）则署名“长洲叶芳掞鞠裳氏记”；

光绪壬寅年（1902）二月初九日：“得孙慕韩书，

传示吴经才电询行期，云年内棚数多，出京宜速。

即属其附电九字，曰‘鞠常准月尽出京。道谢’”；

光绪丁未年（1907）十二月廿二日：“晨起见案头

一函，启视，首五字曰‘鞠裳门下士’”。由此可

见，前人于同辈间称谓，用字比较随意。又如叶氏

好友王同愈《栩缘日记》中，对其统称“鞠常”；

                                                        
③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有“记事珠”一篇，载人送

宰相张说一颗珠子，名为记事珠，“或有阙忘之事，则以

手持弄此珠……事无巨细，焕然明晓，一无所忘”，后世

遂以“记事珠”称代日记。叶氏此印即取此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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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孙桐作《奇觚庼诗集序》，称其为“同邑叶鞠裳侍

讲”；其同年好友王颂蔚之子王季烈为《缘督庐日记

钞》所作序，称“《缘督庐日记》为我年丈叶鞠裳侍

讲之遗稿”。可见，叶氏之字，“鞠”、“菊”，“裳”、

“常”并用，而以“鞠裳”、“鞠常”为多。 

叶氏和“菊”相关的别号，还有“治廧”和“治

墙”。丙戌（1886 年）正月初七日日记：“……枕

上作藏书偈曰‘无水火兵灾，无蟫蚁鼠劫’，‘永

离一切苦，如我佛所说。治廧居士和南说偈’。拟

以此廿八字镌一方印。再以青田石艁一无量寿佛像，

每书钤此二印，为书忏悔。又拟刻一印曰‘佛项尊

胜陀罗尼经堂’，‘佛’字居中，较大，余八字周

围刻作镜式……”。这段记载涉及到叶氏的三方印，

第二方印中的“治廧”即和“菊”有关。《说文解

字·艸部》：“菊，大菊、蘧麦。”《段注》：“《夏

小正》：‘九月荣鞠’，鞠，艸也。”又“字或作菊，

或作鞠，以《说文》绳之，皆叚借也。《释艸》：‘蘜，

治墙’”。段玉裁认为许慎所说“治墙”，当“别

是一物”。尽管在古人那里“菊”和“蘜”非是一

物，而“墙”和“廧”也有差别，但叶氏为自己开

列的读书目录中有《说文解字》，而且曾遵师命校订

过《说文解字注》，对“菊”、“鞠”与“治墙”之

间的关系自然明了，所以叶昌炽还是把它们都拿来

用做自己的字号来用了。 

甲申（1884 年）二月十六日日记：“柬屺怀，

借仿宋绍康熙本《谷梁传》四册，黎莼斋星使在东

瀛摹刋，旁有金泽文库印，雕造楮印……有唐写《汉

书·食货志》，残本《玉篇》，宋刋《雕玉集》，皇氏

《论语义疏》。将来星使瓜代，所刻板皆捆载来吴，

必购之为治廧藏书生色也。”此处“治廧”即“治

廧室”之简称，故又有“治廧居士”之称和“治墙

室金石图书之记”印。叶氏与“菊”有关的别号还

有“霜下杰”，盖取陶渊明《和郭主簿》诗“怀此

贞秀姿，卓为霜下杰”之句，“霜下杰”即菊也。

此外，叶氏字号和“菊”有关的，还有前面提到的

“芳掞”。掞，发舒、舒张之意，又有美艳、光照

之意，也和“菊”有关。“芳掞”体现了叶氏的人

生追求。叶氏晚年，又取《庄子•养生主》“为善无

近名，缘督以为经”文意，以“缘督”为号。“督”

即督脉，为人体奇经八脉之一，其循行路线起于小

腹内，从会阴部向后，行于脊里正中，上至头顶，

继续前行，至于鼻柱及上齿。督脉之大部分循行路

线与人的脊柱重合，故处于人体中分线上，庄子取

其“合中”之意。所以“缘督”即为守中合道、顺

其自然之意。“督”也写作“裻”，《说文•衣部》：

“裻，背缝。”段注：“衣与裳正中之缝相接也”。

盖叶氏自号“缘裻”，即取正中之意，观其一生行

事，此号确实恰如其分。其燕居处既名“缘督庐”，

则本人自然为“缘督庐主人”了。叶氏还有“颂鲁”

一名，其含义为作为人臣颂扬君主功德的美好行为，

典出《诗经·鲁颂·閟宫》郑笺孔疏。目前所见叶

氏姓名及字号印最多，此文则主要探讨其字号印，

得名原由已如上述。 

二. 身世经历类 

将自己的身世经历撰为印文，刻印钤于藏书上，

代不乏人。人的身世经历千差万别，印文也随之变

化多端。如明代杨继振的一方长达 252 字的藏书印
①
，即展示杨氏家世经历及生活情趣。又如“甲子

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印，则将

钱氏夫妻相濡以沫、又均嗜书如命之情态充分展现。

小小藏书印，的确可以折射读书人的人生百态。 

在历代藏书家中，叶氏应属生活颇为不幸者。

叶氏辛丑（1901 年）五月初六日日记：“仆四十后

有三大恨：功名之偃蹇不与焉；一子殇，一弟骇；

一亲串中除康吉外无识字之人。獬卿天性仁厚，而

与读书为仇，好仁不好学乃至此，亦可叹矣。”然

而，不幸的事故尚未结束。叶氏中举不久，即遭父

丧。情同手足的二弟病殁不到一月，次子即夭折。

赴京会试时，因闻慈母病重而弃考。慈母病逝后，

叶氏哀毁欲绝，大病一场，此后多年会试不中，生

活极度艰难。从《日记》己卯（1879 年）八月廿四

日的记载看，叶氏为家计替人抄书过目，或者忙于

课徒，以至于没有功夫教授自家子弟。又戊寅（年）

八月初十日日记：“连日馆课倥偬，耳疲于听，口

疲于讲，手疲于写，较诸子未赴试前更形繁剧，幷

楷亦不暇作矣。衣食累人乃至于此，可谓浩叹”。

其生活实在不轻松。然而，辛勤忙碌的结果，却没

能保住子嗣。庚戌（年）四月十一日日记：“三子

一女先化去，此尤人生之至戚，荼毒之极哀。”子

女在二十几年间先后离他而去，特别是能承父业的

长子恭彝病逝，使叶氏所受打击尤大，日记中曾多

次慨叹后继无人。己酉（1909 年）八月初一日日记：

“……病必如期而至，但未有如此次之甚耳。即自

制一额一联，生挽额三字曰‘哀此茕’，联上曰‘天

                                                        
① 向来讹传字数最多的藏书印为杨继振的 195 字藏书印，

杜泽逊先生《关于“文字最多的藏书印”》（《文献》1999

年第 4期第 24 页）于此有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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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生是使’，下曰‘离人而立于’。客问何以歇后，

答之曰，此翁尚有后邪？署款即可称‘歇后翁’”。

此歇后翁非歇后语之邂逅，乃后代消歇、断绝之谓

也。庚戌年四月，相依为命的老妻也先他而去，加

之同胞弟妹先后亡故，过继的孙儿也不幸夭折，叶

氏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因此以“硕果

堂”“惸居士”为号。丁未（1907 年）九月初九日：

“……呜呼，寒门薄祚，不肖就木已近，男丁惟吾

第一人为硕果”。十二月十一日：“……余藏书处

曰‘硕果堂’，藏碑处曰‘奇觚庼’，藏梵夹处曰

‘五百经幢馆’，著书处曰‘辛臼簃’，燕居处曰

‘缘督庐’，迎宾处曰‘仁频馆’。过屠门而大嚼，

皋庑赁舂，实无一椽。”“硕果堂”之硕果，既可

以指其搜罗之成果，而又含硕果仅存之意。丙辰

（1916 年）十月初一日日记：“阴寒，昼夜雨。亡

儿二十周年。惸独余生，尚未入地，言之可痛。”

其号“惸居士”，即孤独、穷独之意，《日记》中多

次出现“惸独余生”字样。日记中又自称“惸叟”，

癸丑（1913 年）八月十九日：“缘督力疾补识……

病之渐瘳，未始不由于此。惸叟再记。”一家老少

四代多口人，最后只剩下叶氏一个人，“惸独余生”

和硕果仅存相差无几。 

叶氏还自号“几希野叟”，从《缘督庐日记》记

载可知其原由。戊申（1908 年）十一月十九日：“不

见三妹……作《几希野人引》一首”，其文如下： 

几希野人引（幷序）：余今年六十矣，惸独

余生，屏居山野，长为农夫以没世矣。孟子曰：

“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异

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今之世竞进于文明，野

所讳也，岂知舜亦尝为野人哉。子舆氏又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禽之界何去何

从，几希乎，几希乎，不为人将为禽乎？跫然

空谷之中，庶几有似人者乎？爰于初度之后，

自署曰“几希野人”，作诗以自警云。（原诗略） 

叶氏 1902 年五十四岁，始被派到遥远的甘肃做

学政，短短四年后，即因清廷裁撤学政而告病还乡。

还乡后的生活每况愈下，加以老病缠身，所以才有

“几希野人”之叹。叶氏家在苏州花桥，他称之为

“花桥老屋”，数十年间，花桥老屋曾几次易手，或

出售，或出租，最终将破败老屋购回，居此直至病

故。叶氏因此自号“花桥老屋”，并以此治印。 

叶氏回乡后，潜心于著述，再无仕进之心。甲

寅年（1914）五月，江苏省长韩紫石曾写信邀请他

出任江苏省立图书馆长，他以“衰病余生，精膋销

竭。守先待后，匪所敢承。非高介石之贞，但以朽

木自废”为由加以拒绝。叶氏言身体原因属实，但

婉拒的根本原因在于叶是不愿做民国官员，仅仅想

做个“寂鉴遗民”而已。就连其居处，虽几次搬迁，

也尽可能选择静谧之所。 

叶氏收藏经幢成癖，因此除了命名自己的斋馆

与经幢有关外，即使印制信笺也无不与此有关。其

丙辰（1916 年）二月十三日日记载“出箧衍旧纸两

刀，幢笺板两分，藏书造像板一分，付印”。今所见

以陀罗尼经文为衬景的信笺纸左下角有 “人间方

外”四字印纹，类朱文方印①，至于是否真有此印，

则不得而知。倘有，或许归到经历类不为过吧。 

三. 斋馆收藏类 

古代文人墨客，为储藏自己的藏品，不乏以重

金造广厦巨室者，如晚清四大藏书家，虽无一任高

官者，都曾专门建藏书楼以储书。而更多的人既非

专门藏书家，又限于学术兴趣和生活境况，其藏书

室似乎仅局限于自家居室。叶氏属于后者，其《缘

督庐日记》丁未（1907）十二月初四日《两云麾吟》

有自注云： 

余藏书处曰“硕果堂”，藏碑处曰“奇觚庼”，

藏梵夹处曰“五百经幢馆”，著书处曰“辛臼簃”，

燕居处曰“缘督庐”，迎宾处曰“仁频馆”。 

叶氏喜爱的《云麾碑》得而复失，又失而后得
②
，

故其有一藏书印为“双云阁”。辛亥（1911 年）八

月初五日，“午后摊卷欲写，而伯南至矣，携赠《归

元恭集》二册。寤寐求之非一日，惜是铭笔写机器

印，不啻公私薄籍，岂堪插架。出大小石章四方付

之，请代求祝心源铁笔，一曰‘双云阁’，谓宋拓

《李思训》，金拓《李秀》，两《云麾》也；一曰‘奇

觚庼’；其二联章名字印。以拙稿各一部为贽，先

携《语石》去。”上面诗中最后一句提到的“奇觚

庼”，为叶氏的藏碑处。“奇觚”者，奇书也。史

游之《急就篇》有“急就奇觚与众异”句。“觚”

之一意为木简，即古代书籍之一类，故“奇觚”即

奇书、罕见之书。叶氏限于家境，无条件购藏唐刻

宋椠，然而在石刻及乡邦文献的搜集上，收获颇丰，

                                                        
① 赵一生 王冀奇主编《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中册464-465

页，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第 1版第 1次印刷。 

② 叶氏共得两种《云麾碑》，其中一种一时翻检不到，以为

丢失，故有得一碑失一碑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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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有不少孤本和罕见的抄本，所以将其藏碑处（亦

可称为藏书处，因许多拓本亦装订成册，故可视为

书籍）名之为“奇觚庼”。乙巳（1905 年）十一月

十四日：“午后祝心渊来，始知其尚未成行。携赠

南昌大安寺铁香炉款，杨吴大和五年造。又以‘奇

觚庼’、‘双云阁’新雕两印先见归，据言是微生

之醯，但不告某人刻。虽浙派，腕力尚清劲。” 

叶氏自弱冠即开始专注于碑拓，经数十年累积，

至暮年已积攒至八千余通，其中仅经幢即达五百余

种，故命其藏处为“五百经幢馆”。乙酉（1885 年）

六月初九日：“……同乡髙铁耕来，以《乐中大同

元年慧影造像》见贻，幷为余刻‘五百经幢馆’石

印二方，一阴文，一阳文。”五百经幢馆的主人自

然是幢主，故其号尚有“幢主”。其时叶氏还不到

四十岁，就有如此多的藏品，当属收获颇丰。而从

“过屠门而大嚼，皋庑赁舂，实无一椽”之注可见，

叶氏诸多的馆庐，实仅一处而已。 

叶氏之碑帖收藏，以实用为主，且佛教经幢为

其特色，其所收藏佛教经幢上大多有“陀罗尼室”、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字样，所以他尚有自号“陀

罗尼室”、“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堂”，均已治印。

另有“无量寿佛”肖像印。 

叶氏还曾辑晋及刘宋时十九种地理游记类书籍

成《毄淡庐丛书》(稿本)，故其号又有“毄淡庐”。 

辛亥（1911 年）八月廿四日，“……录稿既竟，复

附一律，十六叠前韵： 

邾滕讵敢抗齐秦，牛耳骚坛拜后尘。酬唱

续追临顿里，新诗传诵泖湖滨（伯齐农部葺二

陆草堂，自松郡驰书乞君题咏）。芸签插架编分

乙，齑臼颜簃印借辛（君自署作诗之所曰辛臼

簃。辛稼轩有辛字印）。著述名山为君寿，岂惟

花管播芳春。 

叶氏的藏书处“辛臼簃”即因此得名。此外，

叶氏以讔语形式写成的《庚子纪事诗》，后改名为《辛

臼簃诗讔》。 

四. 阅读鉴藏类 

此类印实际上包括两大方面：读书印、鉴赏收

藏印。读书本身本来和藏印没有任何关系，但读书

人和藏书家往往合而为一，既表示自己不但曾经拥

有过某书，又向人昭示自己曾经读过某书，而且越

是版本罕见之书，越是要在上面留下印记，似乎已

经成了古代文人的传统。好读之书、罕见之书而无

款识，简直不可想象。 

叶氏读书数十年，经眼的珍本秘籍无数，但这

些书绝大多数是师友故旧的，真正属于自己的则少

而又少，所以能够在上面钤印的实在有限，常见的

有“颂鲁眼福”、“书淫”、“八求三说一巧之斋”、“长

洲叶氏所藏金石文字”及带有“某某审定”字样等

几方印。 

历经苦难，众多亲人纷纷离世，自己成了名副

其实的孤家寡人，但嗜书之初衷不改。即使是在亲

人重病或治丧期间，叶氏仍勤于阅场肆，乃至为之

废寝忘食，真可谓死心塌地的书痴。自古以来，文

人墨客多有以“书痴”“书淫”自称者，叶氏亦嗜书

成癖，在其日记中常常以此自比。 

叶氏尚有一印，印文“八求三说一巧之斋”。乙

巳（1905 年）十一月初九日，叶氏在批阅甘肃秦州

乡试后，对当地士子的文化素质低下颇有感慨，“既

无师授，又无藏书可读，荒陋遂至于此。馈贫之粮，

拯乱之药，非首建藏书楼不可矣。士子亦先宜知渔

仲八求之说”。渔仲即郑樵之号。郑樵《通志•校雠

略》中曾论述求书之道有八，即“一曰即类以求，

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

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

以求”。因此，“八求”实际上就是四面八方去搜

求。明代藏书家祁承 《淡生堂藏书训约》指出，

“夫购书无他术，眼界欲宽，精神欲注，而心思欲

巧”，“余于八求之外更有三说”，“总之，一巧

以用八求，故曰心思欲巧者，此也”。 

除去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外，叶氏还就读书时

所见文字为号，如乙卯年（1915）十月十二日日记：

“读《后汉书》至《朱公叔传》，着《绝交论》，蔡

邕以为穆贞而孤。又作《正交》而广其志焉。章怀

注：载穆论，略曰：‘或曰子绝存问，不见客，亦

不答，何故？’曰：‘古者进退趋业，无私游之交’。

曰‘人将疾子’，曰‘宁受疾’。又载邕论略曰‘断 

交者，贞而孤。孤有羔羊之节，与其不获，已而矫

时焉，走将从夫孤焉。”
①
仆自国变以后， 门削迹，

                                                        
① 叶氏引《后汉书》中朱穆所著《绝交论》注文有节略，

现引如下：“穆集载论，其略曰：‘或曰：“子绝存问，不

见客，亦不答也，何故？”曰：“古者，进退趋业，无私

游之交，相见以公朝，享会以礼纪，否则朋徒受习而已。”

曰：“人将疾子，如何？”曰：“宁受疾。”曰：“受疾可

乎？”曰：“世之务交游也久矣，敦千乘不忌于君，犯礼

以追之，背公以从之。其愈者，则孺子之爱也；其甚者，

则求蔽过窃誉，以赡其私。事替义退，公轻私重，居劳

于听也。或于道而求其私，赡矣。是故遂往不反，而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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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庆贺。前贤斯语请事未能，自今以后当以贞孤

为号。”又，辛亥年（1911）六月十九日，“寄古

惟侍郎一缄，求书门楼额‘明哲经纶’四字，谢康

乐《述祖德》诗语也”。出月十六日，“得古惟前

辈函，新自沪归。以门额‘明哲经纶’四大字见归，

遒健雄厚，气息在颜、董间”。此外尚有一因他人

影射而得之名号。在晚清小说《孽海花》第十三回

中，叶氏被改换名号，被易名为易鞠，号缘常。
①
小

说作者曾朴，常熟人，字孟朴，号铭珊，笔名东亚

病夫。曾朴与叶氏等人交往密切，所以其小说中描

写人物多有好友知交的影子，有些人名号稍加改动，

有些则名字号照搬。所以叶氏也承认作者对这些人

的描写“虽凭空结撰，亦颇在山色有无中”。
② 

 

 

 

 

 

 

 

 

 

                                                                                           
敢止焉……是以敢受疾也，不亦可乎！’” 

①《缘督庐日记》，丙午（1906 年）七月廿七日，“……又

答谢郋亭师长谈。索观《语石》稿，允之。见示《近思

录》样本两册，首行题‘近思录诸儒详注句觧’，在元

本中尚非麻沙恶刻，索百元。又以《孽海花》二册见示，

《碧云騢》之流也，吾辈书痴皆在笑骂之列，文卿、凤

石、西蠡、师鄦最酷，改不佞姓名曰易鞠，号缘裳，师

曰钱唐卿。虽凭空结撰，亦颇在山色有无中”。 

② 同上。 

综上，叶氏室名、字号达三十多个，其《日记》 

中提到的曾治成印章的亦非少数，但其中不少的字

号印目前仅见到印文而尚未见到印章实物，即是印

拓亦不多见。目前见于题跋、图录等的叶氏印记计

有如下各种：鞠、菊常、鞠常、缘督、颂鲁、幢主、

书淫、霜下杰、硕果堂、奇觚庼、缘督庐、花桥老

屋、颂鲁眼福、陀罗尼室、缘裻审定、缘裻所藏、

鞠常手辑、鞠常麋寿、鞠裳翰墨、人间方外、缘督

庐主人、鞠裳记事珠、五百经幢馆、缘裻庐读碑记、

八求三说一巧之斋、治墙室金石图书之记、长洲叶

氏所藏金石文字、吴郡叶氏访求乡先哲遗书记。如

今不知这些藏书印尚存于天壤间否，可为叶氏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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